
周刊 A07-A10
2 0 1 6 . 8 . 7 星期日

阅 人 文 知 齐 鲁

□徐静

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
上周六，“大众讲坛”邀请焦

波来济讲故乡讲孝文化，本报记
者在讲坛间隙采访了焦波，也就
有了这期人文周刊的封面文
章———《焦波：城市农民的遥远
乡愁》。《俺爹俺娘》和《乡村里的
中国》已经是焦波身上最显著的
两个标签，作为一个城市农民，
他一直在亲情和乡情之间寻找
渐行渐远的乡愁。

对于城市里长大的我来说，
山水只是景色，乡愁太过陌生。
所以，编稿同时，找来这部获华
表奖、白玉兰奖等20项大奖的纪
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咂摸咂摸
乡愁的味道。这部纪录片以中国
传统的四时与节气为线，片中呈
现的，有理想,也有勾心斗角；有
亲情,也有残酷的失去。在只有
167户人家的沂源县杓峪村，60岁
的杜深忠是一个文化情怀和精
神诉求始终高于土地情结的“边
缘人”；少年杜滨才在单亲家庭
中长大，当他见到离开自己19年
的母亲时，沉默中的抽泣诉说着
欲恨又爱的委屈；红脸村干部张
自恩则在“开发”乡村、挖掘旅游
资源的工作开展中屡遭尴尬。

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杜深
忠把投射在门框里的阳光当成
自己的“宣纸”,用毛笔蘸水在上
面写字。作为村里的才子，焦波
将他在片中定位为乡村的冷眼
旁观者，村里挖走百年大树卖去
城里,杜深忠说这是“剜大腿上的
肉贴到脸上”。《乡村里的中国》
所钩沉的，是这些农民潜藏于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背
后，努力想跟上城镇化规划的憧
憬与惴惴不安。“我觉得亲情和
乡情是相连的，乡村就是爹娘的
爹娘。”焦波知道，没人能阻止乡
村的飞快变化，他希望能用镜头
记录这种变化，把曾经的记忆留
存在影像中。

“乡愁是一种感觉，是童年
的一种记忆：家乡的山，家乡的
水，家乡的小路。”透过焦波的文
字与镜头，我的乡愁也不再陌
生：昔日工厂家属院高大的白杨
树、红砖平房……童年的记忆一
如《乡村里的中国》的色调，温暖
而踏实。

本期人文周刊的对话栏目，
探讨的话题是“儒学复兴的忧
思”。近日，有儒学学者在川大召
集会议，联名倡议在中国高校设
立“儒学一级学科”，与政治学、
社会学等并列，引起广泛关注与
讨论。近年来，“国学热”、“儒学
复兴”已成热门话题，国学院、读
经班、文化讲坛、汉服运动等活
动风起云涌，给人一种儒风大
盛、儒学强势回归的印象。为此，
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儒学研究
专家颜炳罡和王钧林，对儒学热
进行讨论与反思：“人们感受到
的‘儒学热’并不是真热，而是有
很多虚火，当儒学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融为一体的时候，人们已经
感受不到儒学温度的时候，儒学
才是真热。”“激活儒学的经世功
能，使儒学不再成为一种历史遗
产，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可用
可行的思想资源。”在热闹之外，
听听专家的冷思考，想必会有更
深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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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母拍照三十年

焦波今年60岁。42年前，他拿起相
机给爹娘拍照的时候，爹娘也差不多
是这个年纪。他用了整整30年时间，
为爹娘拍了12000多张照片，录了600多
个小时的影像。

7月30日上午，在省图举办的“大
众论坛”上，焦波又讲起了自己爹娘
的故事。去年是父亲的100岁诞辰，他
把给爹娘拍过的片子重新编纂成了
一本书，配上了自己的散文。父亲是
个老木匠，早年读过私塾，喜欢念诗，
大男子主义，说一不二。母亲大字不
识一个，缠了小脚却能走得飞快。1.41
米、35公斤的她生养了八个子女，其
中四个夭折，剩下的四个里，她最疼
的是那个脑子不好的傻儿。

焦波在影像中记录了父母琐碎
的爱情。父亲锯木头的时候，母亲自
然而然帮他扶住，母亲生病的时候，
父亲低头亲吻她的额头。当然，他们
也会为了几十块钱的随礼钱吵架，互
相生闷气，过了没多久又和好如初。

一段一段，焦波一边放着电影，
一边细细碎碎说着父母的故事。说到
动情处，他哽咽起来。这些片段他反
复看过好多年，但依然能够动情。

焦波父母的最后几年，是在快门
的声音中度过的。“拍照对他们来说，
是件幸福的事情。”儿子第一次拿着
相机对准他们，他们还不好意思，有
些扭捏。到了后来，只要是给他们拍
照，他们都很开心。“问他们哪张最好
看，爹娘说，都好看。”

焦波是个大孝子，爹娘在时，每
个月必须回家一次。“不回去我受不
了，母亲也受不了。孩子想回家看父
母，会有借口的，再忙也有时间。”那
个时候他在《人民日报》工作，全国到
处飞，但是就在出差途中，有空他就
会折返回去，看看老家的爹娘。

挽着裤腿的城市农民

讲座上的焦波穿着休闲随意，戴
着常年不换的黑框眼镜。嗓门随父
亲，很大，还带着乡音，脾气则随母亲
多些，很温和。虽然已经是大城市的
人，但在他身上，还能看到一些农民
的品质，比如说，实在。

“我依然是个城市农民。”焦波对
自己这样定位。在拍摄《乡村里的中
国》时，焦波都不需要跟村民磨合。拍
第一场戏，村民就跟他说掏心窝的
话。因为他就像一个农民，到那里拉
着村民的手，跟他们说话，一切都很
自然。“在我眼中，老大爷就像俺爹，
老大妈就像俺娘，太熟悉的感觉。”

焦波离开农村时才十八九岁，先
是淄博，又去北京，现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工作。他所见到的世界已经非
常广阔，但从本质上，他依然是从博
山小山村的泥地中长起来的农民。

“在北京22年了，情感还没有完
全融进去，内心也不想完全融进去。

我不想放弃我身上农民的东西。”年
轻的时候，焦波怕被说是农民的儿
子，他现在却很骄傲。大家问他是哪
里人，他就说我是山东农村的，我爸
是农民。

他依然保留着很多农民的习惯。
比如说卷裤腿。在村里的时候，干活
累了、热了，农民喜欢把裤腿卷起一
截，凉快。焦波到现在依然这么做。这
些行为被人说不像城里人，但对焦波
来说，城里人的身份对他又有什么意
义呢?

更何况，现在的他，待在城市的
时间并不多，“一年三百天以上在农
村。”他说过，前三十年拍爹娘，后三
十年拍乡村。今年，他一直在持续拍
摄《乡村里的中国》续集。今年打算出
四部，在曹县，在宿迁，在宜宾，在菏
泽，他在不同的农村中转来转去。

回不去的“土味”乡村

不过，乡村毕竟早已与他离开时
大不相同了。

2002年的时候，焦波在村里干了
一件大事，他把全村1000人组织到一
个厂里，然后用相机给他们拍了一
张全村福。十四年过去了，焦波却发
现，想再拍全村福很难很难，“他们
很难再聚集起来了。”

在中国乡村的迅猛发展中，作为
观察者和记录者，焦波能感觉到乡情
的急速流失。“很可怕”，他不断用这三
个字形容这种变化。“可怕的不是乡村
面貌的改变，而是乡村道德的流失。”

邻里和睦的氛围越发淡了，同样
淡薄的还有乡村里的亲情。“很多年
轻人在外打拼，无暇顾及留守的父
母。”经济大潮冲淡了人的亲情，焦波
直观感受到了农村越来越严重的道
德缺失现象。他亲眼所见，有的家里
好几个女儿为赡养一个老人打得不
可开交。“从这家撵到那家，从那家撵
到这家。”他的一个婶子，曾经一个月
只从儿女手中得到十块钱的赡养费。
这令焦波感到寒心。

每到一处，焦波仍会持续不断地
宣传他赖以成名的《俺爹俺娘》，这种
执着被他赋予了新的功能，他要通过
这种方式，唤醒乡村社会里承续自传
统的孝亲文化，“把孝文化继续发扬
光大，来挽救农村的道德流失。”

焦波的摄影和文字都有浓厚的
“土味儿”，但给他的图片和文字打上
烙印的乡村却在迅速消失。迅速起步
的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农村正按照城
市的模样改造。对此，焦波多有不满，
在他眼中，门对门户对户的四合院，
不仅是建筑物，还代表了一种乡村的
生活方式：不像楼房一样封闭隔绝，
乡亲们有来有往，关系融洽和谐。

“我们老村子千万不要把之前的
老房子都平了，孩子想回去看看都不
行。”他有点迫切地呼吁。“我们已经
找不回记忆中的乡愁了，这是一件很
可悲的事情。不是说一味盖楼，把他
们撵到楼上去，就叫发展啊。楼房有
四合院舒服吗？”

回来种树吧

有评论说，焦波的摄影和文字提
供了一份珍贵的民间记录，一种现场
表达。“他挽留了那些细微的、被忽略
的人和生活，让我们回望的目光有了
着落。”这位用镜头传递乡间泥土芬芳
和乡土情感的摄影家，在壮年时，最向
往的也是城市宽阔的水泥大道和无限
机遇。2004年，母亲临走的时候，跟焦
波说，“回来吧，回来种地吧。”正值壮
年的焦波，在外面打拼得正起劲，哪
能回去呢。

直到母亲真走了，焦波才日益体
会到一种悔恨。“就觉得自己当时太
死心，太自私了。换成现在的我，说什
么我也得回去。”

2008年，焦波回老家，包了一千亩
山地，开始种树。银杏、国槐、枫树、核
桃……他选的都是长寿树，“我这辈
子得不到它们的好处了，但是我想把
绿色留给乡亲。”当然，他也希望这些
树能永远陪着黄土之下的父母。

焦波会亲自扛着锄头翻地，离开
故土几十年，干农活倒也不觉得生
疏，只是体力不如以前了。漫山遍野
的树，寄托了焦波对故土和亲人的思
念。“乡愁是一种感觉，是童年的一种
记忆：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小
路，但更多的还是人，爹娘，乡亲。”

有人说，“俺爹俺娘”，温暖妥帖，
如一袭老棉被，温暖我们经久的岁
月。这并不是焦波一个人的境况：回
忆、童年、思念、老家、乡愁……中国
的城市化进程里夹杂着越来越多这
样的声音表达，即便是完全在城市里
长大的新一代，也开始表现出对田园
和乡村的向往。

“我觉得亲情和乡情是相连的，
乡村就是爹娘的爹娘。”焦波知道，
没人能阻止乡村的飞快变化，但是
他希望能用相机记录这种变化，把
曾经的记忆留存在影像中。就像他
以前想用相机留住爹娘一样，他也
在用影像留住乡村，“不管怎么变，
我都能在片子里找到它。”

2012年，焦波回到家乡沂源县中
庄镇杓峪村，用373天拍摄了一部记
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这个只有
167户，484口人的小山村，至今依旧
保持着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干净的
民风民俗，“老百姓的眼睛都是相对
干净的。”在《乡村里的中国》里，焦波
围绕村主任、老杜和磊磊三个人，为
我们勾勒出了乡村的真实图景。片
子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播放量达
4500万。

接下来，焦波有个主意，想在老
家的村子里搞一场电影节，组织乡村
电影的评选。他想选的，都是那些讨
论亲情和乡情的电影。在一些村子
里，农民憨厚、淳朴、执着、热情、任劳
任怨的品德依然留存，他希望未来的
农村经济发展再迅速，也不要丢掉这
些风俗人情。

“山水依旧，人情依旧。”这是焦
波理想中乡村的模样。

【刊前絮语】

记住乡愁

“我觉得亲情和乡情是相连的，乡村就是爹娘的爹娘。”焦波被公众所熟知，第一次是因为摄影展《俺爹俺娘》；第二二
次是因为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在他四十多年的摄影经历中，爹娘和乡村是最重要的主题。亲情和乡情是一脉相承承
的，焦波曾说，前三十年拍爹娘，后三十年拍乡村。作为一个城市农民，他一直在这两者之中寻找渐行渐远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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